最高法：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应当如何计算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西塞罗

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作为迟延履行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对于惩戒恶意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司法实务中对于迟延履行制度理解并不统一，加之法律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对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计算基数、截止时间等存在争议。

本期，我们选取了一则最高法院典型案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 案情简介
一、北郊乡政府对所属的集体企业建工总公司进行整体改制，以该公司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等资产实行公开竞标有偿转让，竞标人侯福堂中标。随后，双方签订了企业有偿转让合同，合同价款为452万。
二、合同签订当日，侯福堂将购买款项交于北郊乡政府，北郊乡政府也将公司的部分财产做了移交。但因北郊乡政府移交的债权不完整，致使侯福堂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此外，转让给侯福堂的部分房屋属租地建厂，并未取得房产证。
三、后侯福堂以北郊乡政府违约为由起诉，法院审理判令北郊乡政府以未移交的账册和记账凭证记载983704.64元为标准，赔偿侯福堂损失。因北郊乡政府未按期足额履行给付义务，侯福堂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中双方就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等产生争议。
四、最高院审理后认为，加倍债务利息应仅以金钱债务即本金作为计算基数，本案判决中明确北郊乡政府移交的账册等若达不到983704.64元，差额部分确定为金钱债务，故，本案加倍利息应以差额部分作为计算基数。

二 核心观点
在法院执行中，对于被申请人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计算，应排除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由被申请人承担的一般债务利息及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仅以申请人起诉时的债务本金作为计算基数。

三 实务分析
根据《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一条，可知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债务利息两部分。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虽然《解释》做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即以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为计算基数，但司法实务中对于该基数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仍存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加倍债务利息的计算以债务本金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前的一般债务利息之和作为计算基数。民事诉讼法第260条所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的“债务”，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为是个整体概念，既包括法律文书所确认债务本金又包括履行期限届满前所产生的利息。因此，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产生的一般债务利息应与债务本金一并作为加倍债务利息的基数计算。
第二种观点认为，加倍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不仅包含原债务本金和利息，还应当包括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等。《解释》规定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为“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而执行费用等亦是生效法律文书明确认定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同时，结合立法本意，加倍利息的设置具有惩戒性，也带有对债权人的救济性和补偿性，若对执行费等相关法律费用均计算加倍利息，更能体现实质公平。故理应将前述费用均作为加倍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加倍债务利息仅以债务本金为计算基数。一般债务利息不同于加倍利息，二者在性质、功能等方面均有不同，在确定加倍利息的计算基数时不宜把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在内。诉讼费等系因程序性事项而产生，非属金钱债务范畴，执行法院在确定加倍利息的计算基数时亦不应包含该类别费用。
本文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多数案件的一般债务利息在迟延履行期间内仍就计算，由于计算迟延期间一般债务利息已经充分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而对债务人的惩罚应当适度，若计算基数再包括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一般债务利息，将会导致计算结果过高，不符合平等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要求。

四 律师建议
首先，在判决生效后，债务人应在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积极履行还款义务，以防止因逾期履行等导致所负债务增加。其次，在签订合同时，建议合同双方对还款顺序、偿还方式、时间等进行详细约定，以避免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和不必要的纠纷。最后，迟延履行部分加倍利息计算公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本金未给付部分×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五 类案参考
案例一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黄经邦、廖健雄不当得利纠纷[（2019）最高法执监494号]一案中认为，复利俗称“利滚利”，是对利息再计算利息，属于利息计算的一种特殊情形。为平衡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益，避免债务因计算复利而快速膨胀，一般仅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存在行业规定、商业习惯时，才允许计算复利。司法实践中，对银行金融借贷以外的领域，总体上不支持计算复利，但如当事人特别约定计算复利且该复利经折算没有超出司法保护利率上限的，则可予以支持。本案中，执行依据中载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孳息，未特别要求按照复利计算孳息。故申请执行人黄经邦要求计算复利，欠缺法律依据，与司法实践相悖，不予支持。因黄经邦计算复利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其要求被执行人支付按照复利计算的孳息在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加倍债务利息的主张亦不成立。
案例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高美建、林传祯股权转让纠纷[（2018）闽执复62号]一案中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之规定，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基数为原本之债，并不包括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数额的利息，也不包括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等。本案中，因高美建已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即原本之债已经清偿完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基数也就不再存在。（2016）榕仲裁字第195号裁决所确定高美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期间利息1338206.8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599127.95元，均为一般债务利息，不能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基数，故本案无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可执行。复议申请人高美建的复议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刘婧、王昊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2016）沪执复3号]一案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生效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债务利息是否作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计算基数。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中，2013年3月1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计算基数应包括原本之债和判决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债务利息。2014年8月1日起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计算应按照《解释》规定执行，基数不应包含判决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债务利息，即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中院在2013年3月1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计算基数中未将判决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2008年5月28日至2013年3月10日期间的债务利息作为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基数予以计算，不符合上述有关规定，应予纠正。申请复议人主张该期间的债务利息应作为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的基数予以计算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对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9月5日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基数计算亦包含判决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债务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六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二百六十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五百零六条  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五百零七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第二条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